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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暫時還沒有，因為除了個別情況，或是要應對高昂的租金，沒有利潤可言   
    外，一般來說不難繼續經營，很少有結業的情況，而且現時一直都有新的






    銀行不一定會借，它要辦許多的手續，例如要看你的信貸資料庫，還要審批
    你有否還錢能力，典當鋪則是直接用物品作為抵押，始終較為快捷。如果有  
    人是急需用錢的話，只要抵押的物品值錢，然後用身份證登記資料，便可立
    即拿到錢，怎麼說也比貸款方便，而且利息也不算貴，月息才三厘半。
問：那麼典當業有否青黃不接的情況？
孔：暫時沒有，且現在還有不少人入行，除了中途轉行的，也有年輕人加入我們
    典當行業。目前亦沒有人手不足的問題，在以前，人們什麼都會拿來當鋪抵
    押，但現在不同，他們多數只會當貴重物品，例如手錶、金飾這些較值錢的
    ，不會有大型物品，人手不需要太多，兩個人也可以應付得來。而且現在人 
    流較以往少，以前一天可能會有幾百人來，當的是十來塊錢的東西，但現在  
    一天只有十來二十個顧客，當的東西動輒上千上萬，根本不需要太多人手。
問：請問怎樣才可投身於典當業中？
孔：現在有一部分是子承父業的，但並不是全部，因為當鋪的小孩一般都會從事
    自己所讀的專業，當然也有一部分承接祖業。我們也會請人打理當鋪，但入
    行也是有條件的，比如你要熟悉當鋪的業務，就像你做櫃面一樣，不熟悉的
    話很難入行，而且你也要至少要有眼光，會估價，但請人的話只會請熟人介
    紹的，他們或是由低、由小做起、或中途介紹入行的，不會登報應徵，因為
    典當鋪有很多貴重物品，我們不知道他們底細的話會很危險。
問：就我們所知，如今年輕人對典當鋪的瞭解較少，請問前來典當的顧客是否多
    是年紀較大的人？
孔：事實並非如此，典當鋪的存在意味著有人需要，沒有分年齡層的，主要視乎
    個體的需求，我們當鋪也會有年輕人來，沒有說某一個年齡層特別多的。
問：我們知道以前人們會當一些生活用品、電器等等，請問現在他們一般會當什
    麼物品？
孔：以前會當收音機、錄音機、電飯煲、衣服、鞋子、棉被等，我們基本上什麼
    都會收的，時代不一樣嘛，現在這個時代當這些東西沒用，拿不了幾塊錢，
    也賺不多，以前沒有規定，現在限制了月息三厘半，所以收這些低價品沒，




    結束後一般很快就會把物品賣掉或處理掉，通常鑽石會拿出來賣，但是金子
    就一定會從熔再生，然後待行家來收，所以客人一般無法贖回。
問：請問會不會查證物品的來源？
孔：物品的來源我們是不會知道的，但我們每天都會收到由警方提供的失物單，
    然後把資料輸入至電腦中，再對比客人抵押品的資料，例如手錶的號碼等，
    看看是否失物。除了這項外，我們只會看物品究竟值多少錢，它的來源我們
    沒權去查，也查不了，最多就是問有沒有購買時的單據。
問：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些在當鋪發生過的特別事情？
孔：現在的話沒什麼特別，就是在二三十年前，當鋪偶然會有癮君子睡在當廳中
    ，要報警處理。如果說是物品的話，也沒什麼特別的，以前的人什麼也會拿
    來當，現在都見怪不怪了，不過也只有以前的人天時熱就會當棉襖，天時冷
    就當電扇，把當鋪當作倉庫，利息當作保險費。
問：我們留意到天福大押沒有其他當鋪常見的遮醜板，請問為什麼呢？
孔：以前的舊式當鋪多數都會有遮醜板，但其實並非必要，就算沒有也沒所謂。
    以前是因為保安問題，櫃檯做得高些看似更安全。我們的當鋪只開了五年，
    較為新式，我們故意將櫃檯設計得跟銀行的差不多，可以跟顧客面對面交易
    ，透明度高，較為公道，舊式當鋪的遮醜板讓顧客看不到他的物品，只有當
    鋪的職員看到，有時做了手腳也不知道，現在我們用的這種方式比較好，亦
    有人稱讚我們的做法。這種當鋪的櫃檯是我在1993年開始設計的，我覺得這
    樣不但可以在交易上更公道，也可以保持我們在同區當鋪間的競爭力，佔的
































































不 知 道 有 誰 說 過 人 生 就 像 是 坐 上 一 列 列 往 不 同 方 向 行 駛
的 火 車 ， 這 火 車 特 別 ， 不 止 特 別 在 無 論 你 選 擇 哪 一 班 列
車 來 坐 ， 它 只 作 單 程 行 駛 ， 並 沒 有 回 程 服 務 提 供 ； 它 還
特 別 在 它 是 一 列 列 無 所 標 明 終 到 站 為 何 地 的 火 車 ， 大 概
是 主 宰 終 站 在 哪 的 權 限 不 在 它 ， 在 於 一 個 個 上 下 站 自 由
的 持 票 乘 客 吧 ？ ！
 
中 途 下 站 的 人 ， 有 的 等 等 等 ， 等 到 性 子 再 也 按 捺 不 住 的
一 刻 ， 再 次 踏 進 月 台 ， 坐 上 下 一 列 駛 過 的 火 車 ； 有 的 則
四 處 探 索 ， 發 覺 與 預 想 地 不 太 吻 合 對 盤 ， 思 前 想 後 ， 再
次 跳 進 車 箱 ， 往 下 一 個 中 創 站 前 進 ， 希 望 終 能 尋 覓 理 想
地 ； 亦 有 的 一 旦 下 了 車 便 決 定 不 再 踏 進 車 箱 ， 認 命 也
罷 ， 耍 性 子 也 罷 ， 也 許 就 是 累 了 ， 不 願 再 想 了 ， 又 或 是
不 願 相 信 終 能 覓 到 願 以 為 之 停 留 的 終 站 來 臨 的 一 刻 ， 於
是 順 其 自 然 、 安 分 守 己 的 停 留 原 站 ， 說 不 定 最 後 會 發 現
這 是 一 個 對 自 己 而 言 不 錯 的 結 點 ， 只 是 這 樣 幸 福 的 人 世
上 有 多 少 ？ 再 有 的 是 時 機 未 到 ， 時 辰 卻 先 來 到 ， 還 未 找
到 理 想 的 終 到 站 ， 不 停 不 停 仍 需 停 的 無 奈 。
 
也 有 些 人 一 旦 坐 上 火 車 後 ， 不 願 多 想 ， 又 或 是 早 從 上 火
車 的 一 刻 開 始 便 已 堅 定 去 向 ， 列 車 不 駛 到 心 中 終 站 不 言
下 ， 哪 怕 曾 為 一 些 沿 途 風 光 山 色 美 好 的 中 停 站 心 動 過 ，
也 堅 守 到 最 後 ， 不 到 心 中 所 想 的 一 站 也 不 為 之 停 留 ， 只
是 再 次 試 問 世 上 又 有 多 少 個 誰 能 這 樣 堅 定 的 守 候 到 最
後 ？ 有 多 少 個 誰 ？
 
眼 看 車 箱 裡 的 坐 客 進 進 出 出 ， 陌 路 的 成 了 同 路 人 ， 然 後
同 路 的 又 成 了 過 客 ， 守 候 在 身 邊 再 長 再 久 的 時 間 ， 共 同
歷 經 過 多 少 個 中 停 站 仍 能 相 依 相 倚 到 下 一 個 中 停 站 到 來
也 好 ， 步 伐 始 終 無 法 永 遠 同 一 ， 不 是 我 比 你 早 下 車 ， 便
是 你 先 行 離 開 ， 然 後 遇 上 無 數 個 他 與 她 ， 一 個 他 走 了 ，
有 下 一 個 她 來 替 補 空 缺 的 客 座 ， 你 以 為 這 一 個 她 會 一 直
將 空 缺 填 補 到 你 決 定 先 行 離 去 的 一 刻 嗎 ？ 她 卻 又 到 站 下
車 了 ， 如 此 的 替 補 機 制 反 反 覆 覆 ， 無 休 無 止 的 循 環 ， 讓
人 了 解 留 在 身 邊 再 長 再 久 的 始 終 未 能 守 到 最 後 ， 沒 有 誰
逃 得 過 孑 然 一 身 的 命 運 ， 亦 沒 有 一 個 例 外 的 他 、 她 或 牠
能 永 恆 陪 伴 在 誰 的 身 旁 。
 
在 這 城 ， 從 出 生 開 始 ， 每 一 位 人 民 亦 被 給 予 一 張 永 不 失
效 直 至 持 票 人 生 命 完 結 一 刻 的 火 車 票 ， 這 票 沒 有 班 次 、
沒 有 上 落 地 點 ， 沒 有 乘 坐 次 數 上 下 限 的 限 制 ， 只 有 你 放
棄 使 用 車 票 之 理 ， 卻 絕 無 車 票 離 棄 它 的 主 人 之 說 發 生 。
票 上 終 到 站 的 一 欄 會 隨 著 持 票 人 的 心 思 轉 變 而 改 變 ， 時
而 清 晰 ， 時 而 模 糊 ， 猶 如 內 心 的 倒 影 。 清 晰 也 好 ， 模 糊
也 好 ， 只 要 是 持 著 它 ， 這 城 的 人 便 可 以 在 任 何 時 候 、 任
何 地 點 乘 坐 任 何 一 班 火 車 。
 
這 城 有 一 座 博 物 館 ， 收 納 各 式 各 樣 讓 人 意 想 不 到 並 充 滿
靈 性 的 「 物 」 、 「 思 」 、 「 情 」 及 「 念 」 ， 每 一 件 收 藏
品 亦 是 由 這 城 心 靈 失 落 的 人 所 捐 贈 ， 不 管 是 有 形 的 或 是
無 形 的 ， 於 這 館 皆 不 受 限 制 ， 一 一 展 列 人 前 。 而 我 ， 就
是 這 座 博 物 館 的 館 長 ， 大 概 是 館 內 收 納 的 東 西 異 於 常 人
所 想 了 吧 ， 又 或 是 捐 贈 者 發 覺 一 旦 將 本 屬 自 身 的 「 物 」
、 「 思 」 、 「 情 」 或 「 念 」 捐 出 作 館 內 收 藏 品 之 用 後 ，
彷 彿 有 一 部 份 的 自 己 亦 隨 之 消 散 ， 記 憶 不 再 ， 因 此 這 城
的 人 認 為 我 是 一 個 懂 得 施 展 吸 納 人 們 心 靈 傷 痕 咒 語 的 巫
女 多 於 單 純 視 我 為 這 座 博 物 館 的 館 長 。
 
博 物 館 之 名 為 「 落 ‧ 思 ‧ 池 」 。
 
館 中 其 中 一 條 展 覽 長 廊 盡 是 用 幾 何 形 狀 、 物 料 顏 色 不 一
的 畫 框 鑲 鉗 一 件 件 珍 貴 又 獨 一 無 異 的 收 藏 品 ， 當 中 一 個
畫 框 是 用 了 一 塊 方 形 全 身 鏡 組 成 ， 只 是 鏡 面 破 碎 成 無 數
片 三 尖 八 角 、 奇 形 怪 狀 鏡 片 ， 使 走 近 駐 足 觀 賞 的 人 被 折
射 被 倒 影 成 無 數 個 自 我 影 子 ， 有 軟 弱 的 、 有 堅 強 的 、 有




 稍 稍 定 神 看 看 ， 發 現 破 碎 的 鏡 面 ， 無 數 個 內 在 隱 藏 ， 又
或 是 外 在 顯 露 人 前 的 本 我 倒 影 正 承 托 著 一 張 泛 黃 的 火 車
票 ， 基 於 對 每 一 位 館 品 捐 贈 者 的 尊 重 ， 所 有 展 品 的 原 屬
主 人 身 分 受 保 密 處 理 ， 故 也 就 無 需 費 思 持 票 者 為 誰 。 票
上 標 示 終 點 站 一 欄 模 糊 不 堪  …  …  
 
持 票 人 ， 他 ， 曾 本 著 堅 定 信 念 踏 上 火 車 ， 只 是 列 車 越 行
駛 得 久 ， 本 有 的 信 念 亦 開 始 慢 慢 被 漫 長 的 車 程 所 淡 化 ，
變 成 漫 無 目 的 的 前 行 。 在 列 車 行 駛 的 過 程 中 ， 他 與 這 城
的 其 他 人 一 樣 ， 遇 上 了 不 同 的 人 ， 有 的 隨 著 他 們 離 開 車
廂 ， 印 象 記 憶 同 步 消 散 ； 有 的 則 在 腦 海 中 留 下 較 長 遠 深
刻 的 印 象 ， 好 比 這 一 天 他 遇 上 的 這 一 個 「 他 」 。
 
「 他 」 是 一 個 無 所 不 知 的 說 故 事 的 人 ， 每 每 遇 上 有 緣
人 ， 「 他 」 也 喜 愛 查 問 對 方 本 從 何 方 而 來 ， 從 何 地 出
發 ， 然 後 「 他 」 必 能 說 出 一 個 屬 於 對 方 所 說 的 出 發 點 的
小 故 事 ， 使 聽 故 事 者 重 拾 初 衷 ， 尋 回 當 初 是 為 何 踏 上 旅
程 的 原 因 。 這 一 天 ， 「 他 」 遇 上 了 他 ， 例 行 公 事 般 的 ，
「 他 」 問 了 他 從 何 而 來 ， 然 後 告 訴 他 一 個 屬 於 他 故 鄉 的
小 故 事 。 他 聽 完 過 後 ， 像 是 如 夢 初 醒 ， 像 是 恍 然 大 悟 ，
喚 醒 了 沉 埋 於 海 床 深 處 的 封 塵 記 憶 ， 記 起 了 當 初 是 為 著
什 麼 而 出 發 ， 為 何 只 是 稍 稍 走 遠 了 、 走 得 久 了 便 開 始 忘
了 本 心 呢 ？
 
他 想 當 一 個 隨 心 而 行 的 旅 者 ， 隨 意 的 選 取 無 數 個 中 停
站 ， 放 開 封 閉 已 久 的 心 、 神 ， 思 的 枷 鎖 ， 用 靈 感 受 每 一
寸 風 光 ， 用 記 憶 烙 下 每 一 片 思 、 每 一 片 想 、 每 一 片 情 與
每 一 片 感 。 當 這 個 驛 站 的 記 憶 滿 載 後 ， 再 往 下 一 個 中 停
站 出 發 ， 一 直 向 著 前 方 推 進 ， 直 至 再 也 走 不 動 的 一 刻 。
也 許 是 作 為 旅 者 必 有 的 心 思 細 膩 ， 使 他 不 管 去 到 哪 一
站 也 很 容 易 與 當 地 人 建 立 友 好 關 係 。 這 一 站 ， 他 遇 上 了
一 位 孤 寂 的 老 婦 人 ， 她 先 後 歷 經 了 老 伴 離 逝 與 兒 子 的 背
棄 ， 他 開 解 了 她 。 之 後 他 發 覺 ， 這 一 站 盡 是 寂 寞 落 泊 的
人 ， 隨 著 被 他 開 解 的 人 越 來 越 多 ， 每 一 次 他 準 備 往 下
一 個 中 停 站 出 發 時 ， 總 是 有 人 帶 著 缺 口 的 心 靈 跑 到 列 車
月 台 找 他 治 療 ， 慢 慢 的 ， 他 由 一 位 隨 心 而 行 的 自 由 旅 者
變 成 了 一 位 被 關 進 籠 子 的 心 靈 治 癒 師 ， 他 停 留 於 這 站 的
時 間 比 預 想 的 時 間 更 要 長 又 長 又 長 ， 那 個 初 衷 ， 像 是 忘
了 ， 又 像 是 忘 不 了 ， 影 子 總 愛 在 午 夜 夢 迴 時 分 突 襲 他 ，
伴 隨 著 點 滴 清 晨 看 見 落 在 睡 寢 上 的 露 珠 。
 
不 知 道 是 哪 兒 不 對 勁 ， 每 次 看 到 清 晨 遺 落 的 露 水 想 要 鼓
起 勇 氣 往 下 一 個 未 知 的 前 方 起 行 時 ， 就 是 走 不 動 ， 離 不
開 。 為 什 麼 想 要 徹 底 忘 記 卻 還 是 會 想 起 ？ 就 是 無 法 無 慮
無 悔 的 放 下 初 心 ， 安 安 份 份 的 駐 守 這 地 當 治 療 師 。 尋 尋
覓 覓 ， 卻 驀 然 發 現 還 在 原 地 ， 思 緒 紊 亂 不 堪 。
 
然 後 ， 他 ， 走 到 了 博 物 館 ， 他 問 我 ：
 
「 『 落 ‧ 思 ‧ 池 』 ？ 是 指 我 可 以 把 我 想 要 努 力 掙 脫 的 雜 思 、
煩 思 ， 愁 思 都 遺 落 在 這 兒 嗎 ？ 」
 
「 這 個 解 說 聽 上 來 還 不 錯 。 」
 
然 後 ， 他 把 握 在 手 中 的 火 車 票 遞 給 了 我 ， 他 放 棄 了 選
擇 ， 放 棄 了 掙 扎 。 踏 出 博 物 館 ， 與 火 車 票 相 連 的 記 憶 、
思 緒 一 一 被 遺 落 在 館 中 ， 他 感 到 一 種 莫 名 奇 妙 的 平 靜 ，
 
「 奇 怪 ， 我 本 無 事 煩 擾 ， 無 憂 無 喜 ， 何 以 突 然 感 覺 這 自
有 永 有 的 平 靜 是 一 種 久 旱 逢 甘 之 解 脫 似 的 ？ 」
 
我 是 巫 女 ？ 我 只 是 個 博 物 館 館 長 而 已  …  …
 
泛 黃 的 火 車 票 ，
只 是 ， 泛 黃 的 故 事 ， 依 然 在 這 城 無 數 個 大 大 小 小 的 角 落
存 在 並 反 覆 的 播 映 著  …  …
 
為 什 麼 想 要 堅 持 ， 最 後 卻 落 得 選 擇 放 棄 ？
是 不 夠 堅 持 ， 還 是 人 心 過 於 懦 弱 ？
又 還 是 現 實 終 歸 太 過 現 實 ， 使 夢 的 種 子 終 究 未 能 開 花 結
果 ？
 
未 能 結 出 果 子 的 夢 ， 遺 落 在 我 這 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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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果盒      
烙飛
                                      零 食 店 內 ， 顆 顆 紅 彩 繽 紛 ， 粒 粒 星 光 斑 斕 ， 陣 陣 果 香 飄 逸 ， 片 片 金 銀 滿 屋 。 她 信 步 提 起 那 幾 袋
                          糖 果 打 算 付 款 時 ， 一 想 起 家 裡 那 還 滿 溢 的 糖 果 盒 ， 頓 時 止 住 腳 步 ， 不 捨 的 把 手 上 糖 果 歸 還 原 狀 。
 
                           過 年 時 ， 幾 乎 家 家 戶 戶 都 有 這 個 傳 統 — — 放 一 罐 糖 果 盒 ， 用 以 招 待 到 訪 家 中 拜 年 的 親 朋 戚 友 ，
                             特 別 是 小 孩 子 。 然 而 ， 最 貪 吃 的 不 是 人 家 的 孩 子 ， 而 是 自 家 的 三 隻 「 化 骨 龍 」 ，  為 人 父 母 的
                              ， 總 要 為 他 們 準 備 更 多 零 食 ， 所 以 她 總 會 買 特 別 多 的 糖 果 放 在 家 裡 以 作 備 用 ， 每 次 買 回 來 便
                           是 幾 袋 ， 糖 果 也 是 全 年 無 休 ， 不 停 供 應 。
 
                       回 望 過 去 ， 家 中 的 糖 果 盒 也 換 了 幾 次 ， 從 孩 子 年 幼 時 的 H E L L O  K I T T Y 可 愛 款 式 到 後 來 的 樸 素 無
                     花 款 式 ， 每 個 糖 果 盒 也 是 依 著 小 女 兒 的 要 求 去 採 購 的 。 購 買 第 一 個 糖 果 盒 時 ， 小 女 兒 還 處 於 牙 牙 學
                     語 的 階 段 ， 看 見 粉 紅 色 的 事 物 就 異 常 興 奮 ， 是 個 充 滿 女 孩 子 情 懷 的 喜 好 顏 色 ， 所 以 小 女 兒 從 第 一 眼
                    看 到 粉 紅 色 透 明 膠 H E L L O  K I T T Y  糖 果 盒 時 ， 就 篤 定 了 ， 無 論 如 何 也 要 買 下 它 ， 便 用 依 依 呀 呀 的 口
                    音 向 她 索 求 。 她 想 著 ： 只 要 看 到 孩 子 笑 就 好 ， 便 欣 然 買 下 女 兒 的 心 頭 好 。
 
                此 後 ， 她 每 次 過 年 前 為 糖 果 盒 放 進 糖 果 時 ， 孩 子 們 總 會 借 幫 忙 之 名 ， 偷 吃 為 實 ， 光 明 正 大 的 接 近 糖 果 盒 ，
                又 趁 她 轉 身 添 補 其 他 款 式 的 糖 果 時 ， 以 迅 雷 不 及 掩 耳 之 勢 偷 走 糖 果 盒 中 的 幾 顆 ， 自 以 為 沒 有 被 發 現 而 洋 洋
                得 意 之 際 ， 一 把 陰 冷 的 聲 音 傳 出 ： 「 別 打 算 偷 吃 ！ 」 就 嚇 得 孩 子 們 連 聲 道 沒 有 ， 並 裝 回 本 來 的 姿 勢 。 她 覺
                得 甚 是 有 趣 ， 卻 繼 續 放 任 他 們 偷 吃 ， 吃 得 愈 多 愈 好 ， 笑 得 愈 甜 愈 好 。
 
                後 來 那 個 H E L L O  K I T T Y 透 明 膠 糖 果 盒 被 砸 崩 了 個 角 ， 也 換 了 款 大 口 仔 款 式 的 糖 果 盒 。 小 女 兒 睥 睨 著 那 個
                大 口 仔 糖 果 盒 ， 不 滿 地 道 ： 「 不 要 再 買 卡 通 款 式 吧 ， 太 幼 稚 了 ！ 」 當 時 小 女 兒 正 值 二 八 年 華 ， 而 她 仍 不 明
                白 大 口 仔 糖 果 盒 有 甚 麼 問 題 ， 後 來 再 拖 了 幾 年 ， 在 小 女 兒 每 次 過 年 的 嘮 叨 下 ， 她 才 勉 強 換 了 個 能 裝 到 更 多
                珍 寶 的 實 用 款 式 。
 
                   今 年 ， 她 又 為 糖 果 盒 綴 滿 彩 虹 ， 可 是 隨 著 年 月 漸 長 ， 來 家 拜 年 的 小 孩 都 長 成 少 年 少 女 ， 再 不 貪 圖 一 時 口
                   舌 之 快 ， 多 的 是 擔 憂 身 形 走 樣 而 避 吃 甜 食 ， 於 是 乎 桌 上 的 糖 果 盒 自 然 無 人 問 津 ， 更 不 消 說 家 裡 的 孩 子 ，
                   其 一 仍 在 海 外 留 學 ， 其 餘 兩 個 則 處 於 少 年 少 女 階 段 ， 對 甜 食 已 不 感 興 趣 。 彩 虹 被 封 在 盒 子 裡 ， 蓋 子 甚 少
                   被 掀 起 ， 無 人 欣 賞 她 的 悉 心 挑 選 ， 糖 果 盒 被 遺 忘 在 桌 子 的 角 落 ， 被 其 他 堆 砌 的 雜 物 包 圍 ， 到 四 五 月 依 然
                   原 封 不 動 ， 可 是 盒 內 的 香 味 禁 不 住 囚 禁 ， 引  來 一 群 不 速 之 客 … …
 
                           兒 子 在 飯 桌 如 常 放 上 飯 菜 時 ， 赫 然 發 現 桌 上 一 條 清 晰 可 見 的 螞 蟻 列 陣 在 向 他 招 手 ， 而 這 蟻 陣 竟 蔓
                           延 桌 布 ， 直 達 桌 子 角 落 ， 他 一 手 便 掀 開 桌 上 雜 物 ， 直 搗 黃 龍 ， 才 發 現 案 發 原 因 正 是 那 堆 放 了 兩 個
                              多 月 的 糖 果 盒 ！ 兒 子 隨 即 放 聲 大 罵 ： 「 媽 ， 我 說 過 好 多 次 ， 我 們 都 不 吃 甜 食 ， 你 不 用 再 買 回 來
                                 了 ！ 」
 
                                         她 大 汗 淋 漓 的 從 廚 房 出 來 ， 露 出 可 能 因 為 疲 累 而 呆 滯 的 眼 神 ， 直 勾 勾 的 掃 視 孩 子 、
                                           蟻 列 和 糖 果 盒 ， 而 後 悵 然 若 失 、 竭 斯 底 里 的 笑 道 ： 「 我 給 你 們 買 了 新 的 糖 果 盒 和 白
                                                 桃 味 果 汁 軟 糖 ， 你 們 不 喜 歡 嗎 ？ 我 還 準 備 了 很 多 不 同 口 味 的 糖 果 ！ 有 芒 果 糖 ，
                                                      大 白 兔 軟 糖 … … 」 她 一 手 打 開 糖 果 盒 便 連 蟻 握 起 十 幾 粒 二 寶 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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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甚 麼 就 不 打 開 看 看 … … 你 們 不 吃 的 話 ， 我 又 如 何 添 補 新 的 進 去 呢 … … 你 們 又 怎 嘗 到 白 桃 味 呢 … … 」
她 顫 抖 的 手 捧 著 這 把 糖 ， 孩 子 面 對 她 反 常 的 動 作 ， 只 是 驚 恐 的 看 著 她 ， 腳 步 不 自 覺 地 往 後 移 。
 
啪 啦 啪 啦 … …
 
橙 黃 色 的 甜 美 外 殼 出 現 裂 痕 。
 
啪 啦 啪 啦 … …
 
快 樂 粉 末 伴 著 螞 蟻 屍 碎 從 她 指 間 溜 走 。
 
啪 啦 啪 啦 … …
 
沾 染 黑 血 的 透 明 包 裝 紙 維 持 不 到 原 狀 。
 
一 切 已 經 崩 潰 。
 
小 女 兒 無 奈 輕 撫 她 的 肩 ， 儘 管 她 華 髮 斑 駁 ， 但 她 在 時 空 之 旅 中 仍 是 個 倒 逆 而 行 的 旅 人 ， 化 成 一 個 孩
子 ， 其 實 她 只 是 喜 歡 為 孩 子 買 糖 果 。 一 個 笑 容 就 是 一 顆 糖 ， 但 不 知 從 何 時 起 ， 軌 跡 出 了 錯 。 一 顆 糖
就 是 一 個 笑 容 ， 一 磅 糖 就 是 一 磅 快 樂 ， 在 零 食 店 中 ， 她 能 買 到 最 多 快 樂 。
 
快 樂 ， 要 愈 買 愈 多 。
 
糖 果 盒 被 清 理 乾 淨 ， 她 又 順 理 成 章 踏 進 零 食 店 。
 
「 哈 ！ 快 看 ！ 這 個 藍 莓 味 好 像 不 錯 呢 ！ 」 她 拿 起 一 包 軟 糖 向 孩 子 們 展 示 ， 他 們 無 奈 應 和 。 這 是 孩 子
的 孽 ， 在 忙 碌 中 忽 略 對 至 親 的 關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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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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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TTLE PRINCE ONCE TOLD ME
NOT TO BE THE ADULTS WHOM HE HAD MET ON THE STARS
TO SEE HIM AGAIN, THAT WOULD BE THE ONLY KEY
TEN YEARS ALREADY, HIS ABANDONMENT IS STILL A SCAR
I MISSED MY LITTLE FELLOW’S FOOTPRINTS
AND WENT TO A “LOST AND FOUND”
“EXCUSE ME, HAVE YOU EVER SEEN THE LITTLE PRINCE?
THE BLONDE EXQUISITE BOY WITHOUT A GOLDEN CROWN”
THE RECEPTIONIST STARED IN WONDER
YOU MUST HAVE LOST YOUR SANITY!”
A MAN LISTENED AND EMERGED IN THE CORNER
“WHEN WAS IT?” “TEN YEARS AGO APPROXIMATELY”
 “WHEN A BUTTERFLY ESCAPES FROM ITS COCOON
CRYSTAL-CLEAR WATER IS ADORNED WITH ROTTING BLACK
WHEN MATURITY BEGINS TO BLOOM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HAVE YOU EVER SEEN THE LITTLE PRINCE?”
“EVERYBODY ONCE KNEW THE BEAUTIFUL CHILD
YET MOST OF US HAVE FORGOTTEN EVER SINCE”
THE MAN THEN TURNED AWAY WITH AN INVISIBLE SMILE
DID NOT UNDERSTAND A WORD 
AND LEFT WITH A LITTLE FROWN
“I WILL NEVER FORGET HIM,” I SHIVERED































































作省，但這些都不重要。你說你喜歡那兩隻鷹，它 很安靜，站著的時候站著，飛的時候飛，父親不讓你靠近，你衹好遠遠地望著。假期 家裡沒有人，你喜歡的話可以看足一整天， 說這些事來到香港之後就再沒有向人提起。你說在家的附近有一個叫鷹原（
Eagle 
Plains ）的地方，十分接
近北極圈，沿路祇有一兩間汽車旅館 你說那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有雪，太凍了自然沒有鷹。  　
有些事情我沒聽過，我像一個向教授求學問的學生，專心地聆聽你每個想法。有些事情你說得遠了，飛開了，而籠內的那隻鷹依然紋絲不動，
沒有望過籠外的遊人。你說它也是從加拿大來的，不理人 就像印在加幣上的那隻。我隱約記得曾看過類此的硬幣，或許沒有 但鷹能帶給人的感覺都是相似的，自信同時冷傲，堅定而沉著，不論眼神還是拍翼 動作，都詮釋著動物界中的孤獨。但我同時也害怕用了世俗 目光來判斷它︰有人說鷹是殘忍的，奸詐的，伊索寓言中的山鷹趁狐狸外出覓食，搶走了待在巢裡的小狐狸，結果受了上天 懲罰。之後寓言很快就借那隻山鷹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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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樹










個多年前的奇怪故事，和告訴我這個故事的那個女生。記憶中那個女生時課堂時喜歡拿著筆一筆一線地畫，畫一條像魚般的人，然後叫他做玉米先生；畫一棵棵聖誕樹的卡 然後在節日送給同學；畫 個公主的剪影，然後想像她是自己。那些天馬行空的構想，我當時不明白，也不懂得插口，祇有靜靜地坐在她旁邊，看著她劃一些其實並不真實 東西。  　
我回神過來，原來你早已靜靜地站在我身旁，看著那幅空心樹。你穿着深綠色幾近墨綠的風褸，背後有頂冷毛帽子。這隻顏色很吸引，可能因
為我在觀看沒有色彩的樹，而你就穿著樹的顏色。它不算得上是件很厚的外套，但相比起現時流行的薄身，像垃圾袋一樣質感 風褸，已經相當穩重，令人安心。它不會輕得可以隨意弄皺，但對摺起來又不會浪費空間，能夠隨意掛在手上外出的那種。穿在你身上就好像原本已經 這裏般，沒有經過刻意的配襯，像樹木上的樹葉一樣，我分不清楚究竟是 木身上理所當然地帶著樹葉，還是因為樹葉好好地安頓在樹木身上而感覺到樹的存在。  　
你的作品很安靜，但在展場找不到放鬆舒緩的空間。牆的另一面有許多彩色的東西，藍色白色紫色的裝置，上面寫著一些英文和應該是屬於他
們作品的彩色名字。當然還有那些牆上掛著的畫作，他們對著我們微笑，並且叫囂 他們興奮，而我緊張。我試圖尋找安靜的地方，保持舒適的距離，但大門前，雕像旁，這裏那裏都有著這些彩色的影子。  　
你推開了會場的大門，走上對街的電車，帶我離開熱鬧的會場 讓電車隨路軌開去屬於 們的地方。你回復了沉靜的樣貌，坐在上層後座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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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經已扭曲，變形，看不見洞裡的深處。我在認識了你 這些年來，看見你幾乎每天都要為各種各樣的事情而四處奔走，大學的功課 參演的舞台劇，為變性人拍的紀錄片。你淘空生活的時間，幫助那些學生，演員，變性人說話。但我 少聽到關於你畫畫 消息 你 在眾多生命與心靈的交遞裡，為自己說話嗎？  　
畫中的色彩有很大對比，樹是黑色的，深沉的，女子全身都有不同的顏色和線條。女子的頭髮上連著很多眼睛，不，你說那些是髮結，不是眼







I  want  to . . .
             搵一個可以陪我靜靜地睇風景既人(心)
                          見到香港真正繁榮安定！(遮) 
                                      見到香港有真普選！ 
                                             作一首詩給愛人
                                                 Live your life
                                                  Take A Rest!  
                                                   有人包養我
                                                   做隱世高士 
                                                   去火星隱居
                                                     食飽先死  
                                                      食極唔肥 
                                                      見到圭賢 
                                                        玩盡佢  
                                                      結婚生子 
                                                      訓教hea!   
                                                 洗曬d錢佢！
                                                見到銀赫東海 
                                           我要同男神Be FD                  
                                      要食哂所有想食既野
                                   同屋企人講「我愛你」
                                擁有一間係海旁附近既屋
                                I will be a comic maker!               
                            出一本書，在世上留下印記
                         同我對唔住過既人講對唔住！
我要用一種外國語言同人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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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已經有改編電影《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還有續集故事《漢尼拔》（HANNIBAL）



































MY FAKE TRUE LOVE，我虛假的真愛。關於愛的命題大多溫暖而善良，而這張專輯卻
完全相反。從專輯包裝設計已略知一二──黑、白、黃的微妙撞色，點、線、面的混亂插












MARY SEE THE FUTURE（先知瑪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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